
乡下人家社会关系复杂，瓜扯蔓儿蔓扯瓜，

牵牵连连。不论亲疏远近，七弯八拐，总能沾亲

带故。

我一直叫他二舅爷。二舅爷姓周，生产队

时期，他靠着自己能打一手算盘，在村里的代销

店当销货员。个体经济活跃起来之后，供销社

解体，他就自己开了个小卖部。

二舅爷面容清瘦，脸色苍黑。因为这个职

业，他经常见到各色人等，阅人无数，所以他特

别喜欢开玩笑，常常打趣别人。对于那些看不

惯的人，他嘴上毫不留情，近乎刻薄。嬉笑怒骂

中，往往道出惊人之语、诛心之论。他一笑起来

就抖动着肩膀，上气不接下气，似乎开心极了。

双目偏小却炯炯有神，他标志性的动作，是喜欢

歪头盯着人看，看得人家直发毛。那眼神儿似

乎能直击人心，明察秋毫。

有一回，一个乡里的干部骑着摩托车下

乡。那人后面带着儿媳妇，从他的小商店门前

路过，停下来休息。二舅爷走上前去，歪着头故

意靠近人家的脸，看了半天，说道：“我看看扒灰

头是什么样的，哦！原来是黢黑的脸上有几个

惨白麻子！”旁边的一群人就哈哈大笑起来。

他的小商店真的很小！孤零零地卧在路旁

的空地上，连一道儿围墙也没有！只有三间土

房子，一间是他的卧室，也兼做厨房和餐厅，另

外两间就是店铺。卧室和店铺之间，有一个小

门相通。曲尺形的柜台里，靠墙的货架上摆满

了各种各样的小商品！油盐酱醋，烟酒糖茶，面

包汽水。乡下人日用的东西，一应俱全。他的

货物，差不多都是托班车司机从城镇里的小商

品批发部捎回来的。店门口上边挂着一个招

牌，写着“德兴永商店”几个大字！

小卖部门前，有一条沙石铺成的公路，从北

边的黄土山上弯弯曲曲地下来，到他店门口拐

了一个弯儿，过了一条小河上的水泥桥，翻过东

边的山梁去了。这条路上每天有车辆路过，汽

车、拖拉机、牛车、马车、毛驴车，也有骑驴骑马

和步行人。大家最关心的是那辆每天经过的班

车，因为有不少人聚集在这小卖部门前，都是来

坐班车出门儿的，也有送站或接站的。大家说

说笑笑，偶尔有人走进店里去，买烟买酒买糖

果。所以这里既是店铺，又是车站。二舅爷正

是看中了这样一个作为交通要道的黄金地段，

虽然不在村里，却也常常顾客盈门，这足以看出

他的精明。

我们住的小村庄，离他的小店不过二里

路。附近村子的人，每次走出山村，都从他这里

坐班车。冬天的早晨，天还不亮，就得来等车，

晚了就来不及。因为班车并没有个准点儿，有

时早有时晚，全是司机说了算。二舅爷早早打

开店门，招呼大家进到屋里，围着暖烘烘的火

炉，暖和一下手脚。

那时候每个自然村都有一两百人，正值计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富余的劳动力已经

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成了农民工。农闲的时候，

大家可以自由流动，所以不缺坐车的人。东南

西北，方圆十几里之内，读书的，打工的，出门办

事的，都要坐班车从这里出发。大家站在小店

的门前，翘首以盼。

直到听见远处的山梁那边，传来了越来越

响的马达声，有人喊道：“车来了！”人们就拎起

大包小包，涌到路边，准备挤上车去！随着一路

尘土飞扬，班车停下来，打开了车门。大家拼命

往上挤，有的还从车窗爬进去！那时候没有超

员这一说，乘务员喊着“往里走一走！再往里

走！”实在挤不下了，才关闭车门。破旧的班车

后面卷起一溜儿烟尘，哼哼唧唧地开始爬坡。

拐过那三道弯，一会儿就不见了！没有挤上去

的，只能悻悻而返，明天再来碰运气！

喧嚣的小站又恢复了平静，二舅爷也回到

里屋去歇着了。偶尔打发着零星的顾客，和一

些闲人说笑，或者和他们下几盘象棋。

二舅爷没事的时候，喜欢钻研相术。不知

他从哪里弄了几本书，竟然无师自通起来。有

人丢了牛马，找他一算，往往能知道去向。他常

年在这里，同过往车辆的司机很熟。村里有人

请他帮忙找车捎东西，也有人请他帮着搭车捎

脚儿，只要他能帮上的，就会尽力而为。

二舅爷的哥哥，是个老光棍儿。年轻的时

候给大队做饭，一干就是几十年。后来离开故

土，到外面去谋生，成了他乡游子。有一年冬

天，他突然回来了，说是许久未归，回来看看亲

人。我在二舅爷的小商店里等车，正好见到了

他。他那天也是告别故乡的，在这里等班车，踏

上遥远的异乡路。说是在那边找了一个老伴

儿，等着他回去过年。他盘腿儿坐在二舅爷的

火炕上，刚进屋不久，还没暖和过来，瑟瑟地发

抖。二舅爷给他做饭，给他拿这拿那的，地上的

两个旧提包里，塞得鼓鼓囊囊满满当当。二舅

爷还一个劲儿地问他还缺什么。两个老人，温

情脉脉，依依惜别。因为这个年纪的人，远走他

乡，回来一趟是不容易的，很可能是一去不返。

后来我去读书，毕业后在别处工作，为了生

计，很少回去，也就多年没见到二舅爷。有一年

我回去，听人说他早已不开店，回家种地去了。

在一个收获的季节，赶着马车从地里往回拉麦

子，那马突然受惊，狂奔不止。二舅爷被卷入车

下，从此一暝不视。

为了谋生，他从一个农民，变身为小商人。

行走在土地上，也行走在江湖中。如今，那个小

商店还在，只是经营它的人，已经换成了我的一

个表叔。和过去比起来，店面经过改造，大为改

观，窗明几净，焕然一新。经营的商品更加丰

富，柜台上放着一个收款码，经常听到“微信收

款，多少多少元”的声音，这是二舅爷没有用过

的！

前两年，小店门前的那座小桥重建已经竣

工，那条烟尘滚滚的沙石路，早就改成了水泥

路，上坡的那一段已经改成柏油路了！只有山

顶路边那棵挂满红布条的老榆树，那亘古不变

的群山，还有那山坡上、小河边，一条条、一块块

我们曾经耕耘过的土地，依旧是当年的模样！

每次回去，驻足凝眸中，还依稀可见当年在

那里生活和劳动的情景。有的历历在目，有的

日渐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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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旧人二舅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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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艳阳天”里的“九九”是春天里

的“九九”，与重阳节毫不相干。我国有

这样的民俗，从每年冬至起开始“数九”，

即九天为一个“九”，共数九个“九”，第九

个“九”称作“九九”。一般“三九、四九”

时最冷，是一年中最冷的时段。但数到

九九，已是次年早春，节令在惊蛰、春分

间。此时寒尽春浓，阳光明媚，草木竞

荣。蚕豆开花，麦苗青嫩，已是春光一片

了。“九九”已是“艳阳天”了。

如唐代薛能《汉庙祈雨回阳春亭有

怀》中有一句：“九九已从南至尽，芊芊初

傍北篱新。”诗中的“九九”即第九个

“九”，“南至”即冬至，“芊芊”指草木茂

盛。诗人在说，九九数尽，大地已是一片

新绿了。若将诗句与歌词“蚕豆花儿香

呀麦苗儿鲜”作一比较，便不难发现，虽

文词有别，但意境一致。古今异曲，实乃

同工。《九九艳阳天》里的“九九”该作何

解释，不言自明。

九 九 艳 阳 天 的
“九九”非指重阳节

我最可爱的克什克腾

我的最可爱的克什克腾

伴随着从洁白的蒙古包里响彻的

马头琴的旋律

放声唱起我最喜欢唱的

克什克腾历史民歌

那是多么慷慨的时刻呀！

此时我的胸怀会极度坦然极度兴奋

直接想要怀抱我可爱的山山水水

我最可爱的克什克腾乡土

有时我想

如果我骑着我最爱骑的铁青马

任意穿越那广袤的山川水源

那是多么完美的幸福呀！

此时在我的视野里会展现

最完美的克什克腾山水美景

此时在我的心目中我的铁青马

如同雄鹰展翅遨游蓝天

无边无际的大草原

就像碧海绿洲

是的

生我的故乡是上帝的恩赐

养我的乡土是幸福的摇篮

我最可爱的克什克腾

千古以来

福气腾达富饶安康

自然环境优美

生态结构独特

山清水秀人杰地灵

人文和谐社会稳定

繁荣昌盛的风水宝地

我最可爱的克什克腾

千古以来

人气运气双双兴旺

智者志者结为依存的绝佳之地

天大的靠山海量的风水克什克腾啊

不论我在何方您是我的主心骨

不论何时不会离弃的圣地

半点不能舍得的地方

如有何人敢来破坏你的一草一木

那是如同拔揪我的头发

如果有人敢来破损你的水源

就像切断我的大动脉放了我的鲜血

如果有人破坏你的植被

就像活扒我的皮

我心爱的克什克腾呀

如果你山峰上的一块岩石掉落时

我会立马捡起来放在原位

你丘陵上的一把土被风吹散时

我会伤心流泪

我的故土克什克腾呀

我应如何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有些话语？

我昼夜奔波这一人间的目的何在？

意义何在？

在那南山脚下病倒的那头小牛可怜得很

我确有责任救它一命

我深知提早救治那位精神病患者

应尽早把他拉回我的队伍之中

在社会上，生活中早就有过嘱托

有些人家遇有极度困难

其中且有未来的花朵孩童

我不应只为他唉声叹气

而应要帮他们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让他们重见灿烂的阳光

我还记得一清二楚

这是人间真理指明的方向

我的美丽富饶的克什克腾呀

古今中外老幼皆知

为智商低下者

上智商课无用

给尚未开窍者

进行开窍教育

如同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也

方向一错一切错

办法不妥，徒劳无功

我甚爱的克什克腾啊

因为有必要说说嘛！

我说过的悦耳动心的话语

比谁都多得很

而我所做的具体工作

比谁都少得可怜

达尔罕山阴坡

只长着一颗云杉

我真没当回事儿去浇一次水

有一只鸿雁因受伤

在达里湖东岸挣扎险情临头

此案的罪魁祸首不是他人而就是我

本人

这个问题你看该怎么处置

只说千不该，万不该的谬误而万事大

吉吗？

言和行的验证码

在于我克什克腾

行与否的标准

在于我克什克腾

行程远近的考量

在于我克什克腾

演说内涵的是非

在于我克什克腾

验你品质的战场

在于我克什克腾

衡量你分量的星点

在于我克什克腾

诗歌

我最可爱的克什克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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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贡格尔草原，是喧闹落幕后的

沉寂。

九曲回肠的吉日河边，几十匹俊美的

蒙古马，饮着清清的河水，不时打着响鼻，

在夕阳的余晖下，与不远处洁白的毡房相

辉映，画面定格，面对这样的场景，总会有

一种错觉，仿如听到那浑厚，悠长的蒙古

长调在草原上奏响。

这里，便是娜姐的营地了。四座洁白

的蒙古包，一字排列开来，三辆被精心装

扮的勒勒车，忙碌了一个夏天，现在终于

可以歇下来，静静地停在毡房前，最是夺

目的还是那绽放热烈的格桑花海了。

一位梳着一条又黑、又粗、又长的大

辫儿，身材丰满，面色红润且娇美的中年

女子，站在花海里，入眼，竟是一幅人面桃

花相映红的画卷，只是看到那长长的发辫

儿，便早已识得，就是娜姐了。

其实，论年龄，我是比娜姐年长几岁

的，只因娜姐的人生经历颇丰，于我心里，

我会尊称一声娜姐的。

听到停车声，娜姐匆忙走过来，看到

是我和老伴儿两个人，急忙上前握着我的

手，满是热情地说道：“玲姐，早就想着你

俩过来玩，今天终于等到你了，走，去我新

装修的蒙古包里坐一坐，那里，我新搜集

了几样老物件。”

于是，随着娜姐，我们一同走进了不

远处的蒙古包。一进来，便被挂在墙壁上

的几件蒙古族游牧时的老物件所吸引。

娜姐如数家珍般给我介绍起来，从手

工制作，用途，及它所蕴藏的民族文化底

蕴，言语间，是藏不住的欢喜。

仔细算来，跟娜姐接触的次数并不

多，算上这次，也就是只有四次吧。一来，

是路途有些远的缘故。二来，娜姐总有忙

不完的事要做。即便这样，每一次的相谈

甚欢，对娜姐的了解都会更多一些。

娜姐今年五十岁了。婚姻的不幸，令

她很早以前便离了婚，至今单身一人，膝

下亦无一儿半女。还是青春年少时，便从

二十多平方米的小饭店开始干起，到后来

在草原上盖起第一家四层楼的酒店。记

得娜姐说起她一个女子，单枪匹马去赤峰

购买建筑材料时的艰难过往，那个时候，

道路，交通，运输，都是很不方便的，更何

况那时草原上的路况更是一言难尽，遇到

雨天，几乎寸步难行的。娜姐说，那段时

间，她几乎打磨成了全能型建筑工人，楼

房的一砖一瓦，钢筋水泥，装潢设计，没有

她做不到的。当酒店开业的那一刻，草原

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从这里慢慢升起。

由于这里有了好的吃住环境，慢慢

地，来草原的人便也多了起来。娜姐的酒

店也成为草原上的一张名片，一道风景。

在娜姐的带动下，周边的牧民们也开

始建起了楼房，酒店。草原由此热闹开

来。

时光辗转，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娜

姐也从青春年少走进不惑之年。孑然一

身的她，心里却装着这片慰以生计的草

原。每次我们聊天时，她总是会说起以前

父辈们的游牧时光，说的更多的是那些在

游牧时光里闪闪发光的老物件。说那些

老物件的做工手艺要失传了。到了下一

代还会不会有人认识，会不会被人遗忘，

被人丢弃，而我知道，娜姐真正担忧的是

一种民族文化的失传，每次聊天，娜姐总

会问我，更像是在问自己，怎样才能把这

些文化保管好，并传承下去。当我看到她

寻来的那些老物件时，我读懂了娜姐的良

苦用心。更是明了她现在的营地为什么

叫民族文化研学基地了。

走出蒙古包，最惹眼的还是那片格桑

花海，仿如远处的蓝天、白云都被它吸

引。娜姐说，这花最适合草原了，皮实。

夏天，草原上百花盛开时，只有它静默无

言，待深秋来临，大有百花开后我花杀的

感觉。直至花瓣儿、种子随雪落下，化作

春泥，迎接下一个春天的到来。

今生有幸，让我遇到如花儿般的你

们，一朵朵小花儿，一个个鲜活且顽强的

生命，正如你们一张张无畏风雨的笑脸，

如此灿烂。

最是人间花色浓，有幸遇见分外惜，

生如夏花之绚烂，无畏风雨慰平生。

散文

有幸遇见（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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